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楔子  
七月八日，适逢盛夏，临海的 R 城因为台风将要过境的缘故而闷

热异常。这是个特殊的日子—1999 年的这一天，顾小影同学正在高

考考场上挥汗如雨，而 2006 年的这一天，时已硕士毕业留校任教的

她成为了管桐的新娘。  

那天可真热。  

很久以后，顾小影仍然记得那一天：明明是阴天，气温却比晴天

时还要高。热气从地面上升腾起来，带着下雨前的潮湿气息，把管桐

家的小院子烤成了一个电饼铛—当顾小影站在阳光下汗流浃背地给

来宾敬酒时，总有种错觉，觉得自己就是电饼铛上的一块烙饼，或是

炒锅里的一块回锅肉。  

她忍不住抬头看看天空，在仰头的瞬间感觉到大颗的汗珠沿着耳

后的脖颈一路滚到旗袍的领子处，迅速被绸缎的布料吸收掉，然后潮

乎乎、黏腻腻地附着在她的皮肤上，带来些许不舒服的痒。  

在那个炎热的午后，没有阳光，也没有雨滴，只有知了拼命地叫，

似乎要在这本已喧闹的环境里扯破自己的嗓子，和人类的嘈杂比个高

低。  

那天应该是管家三十几年里的第二次风光场面—上一次是十三年

前，管利明和谢家蓉的儿子管桐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省大文

学院。喜报送达那天，村支书和村长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管利明家道贺，

管利明高兴坏了，在自家院子里摆了宴席庆贺。席间，来来往往的人

们一边拽着管桐说些热切的吉利话，一边恨不得自己的孩子将来有朝

一日也能像管利明的儿子这样出人头地—那时，在全村人的眼里，管

桐不仅是第一个考到外面去读大学的人，还是个有朝一日一定能够赚

大钱的人 ! 

如今，十三年过去了，村里有人出门打工成了包工头，有人开裁

缝铺成了小老板，有人跑运输、种青菜成了致富能手……虽然村子还

是那个交通不便又有些闭塞的村子，但人们的房子已经从土坯房渐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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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成砖瓦房，出门的交通工具从两条腿换成了农用三轮车，在某些先

富起来的人家里还有了太阳能热水器和彩色电视机……  

只有管桐家，还住着那个比土坯房好点但依然撒风透气漏雨的房

子，还用着比看不见影子好点但什么颜色都没有的黑白电视……村里

人偶尔说起来的时候也会很纳闷：不是说管利明家的小子现在当大官

了 ?怎么还过得这么寒酸 ? 

于是就有些脑筋活络的人揣摩出个答案：这明摆着是不打算盖新

房了—管桐都在省城最大的机关里当了官，迟早也是要把管利明和谢

家蓉接出去的。既然迟早要走，还收拾那破房子干什么 ? 

更有好事者跑去问管利明：你们家儿子发达了，你们咋不去城里

住 ? 

管利明 “嘿嘿 ”一笑，答：等儿子结了婚，我们就去省城给他们小

两口看孩子去 ! 

可是，这一等就是好多年—直到管利明都快等出心脏病了，管桐

才带回家一个小他五岁半的城里姑娘，名叫顾小影。又等了整整一年

才领了结婚证，终于让管利明这颗已经急得悬在嗓子眼的心脏落回到

原位。  

苍天可鉴啊 !老管家等这场婚礼，真等到草儿都枯了 ! 

所以，管利明说什么也不同意把喜酒摆在镇上的酒店里—自家院

子不比酒店好多了 ?来的都是乡里乡亲，一抬腿就能走到了，还可以

敞开劲地喝，怎么热闹怎么尽兴怎么喝 !而且一定要一鼓作气把这些

年来他快要丢干净的老脸都喝回来—他可记着呢，因为管桐迟迟不结

婚，村里那些好奇又怀疑的目光，真他妈的让人憋气 !  

再说了，酒店根本就是个不实惠的地方—去年老张家的儿子结婚，

雇了辆车把村里的人都拉到镇上去喝喜酒。去的时候还好，坐大车，

气派 !场面儿 !可是回来的路上，一车喝多了的人在颠簸的车上开始晕

车，没等到家就相继吐了个昏天黑地，惨不忍睹。结果好端端一场喜

酒，生生变成村里的一个笑话。哪像在自家院子里结婚，不光省钱，

还能光着膀子一边喝酒一边听鸡鸭叫声、邻里寒暄……那多舒心啊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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骄阳下，管利明就这样心满意足地一边给同桌的村领导敬酒，一

边满意地看着管桐牵着顾小影一桌挨一桌地敬酒，觉得这么多年来，

自己可算是放心了。  

可是，管利明不知道，此时此刻，就是这宾朋满座的场面，看在

顾小影的眼里，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—就是这一切，这没有粉刷

过的房子、这满地乱窜的鸡鸭、这露天的厕所、这散落在墙角的农具、

这借来的桌椅、这崩了口的海碗……这些，都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

她所未曾接触过的世界 ! 

闷热的空气里，顾小影先抬起胳膊抹把汗，再看看不远处管利明

咧嘴笑着的表情，以及身边汗流浃背地挨桌敬酒的管桐，觉得心里五

味杂陈，说不好到底是什么感觉，反正总会有感动、有震撼、有委屈、

有抱怨，有难以形容的不情愿，也有发誓再也不要来这个小山村过夏

天的咬牙切齿……  

多年后，再想起这一幕时，顾小影哑然失笑。  

到那时她才发现，多年前那个毅然嫁给管桐，并且想要和他白头

到老的自己，还真是颇有勇气—她居然，就有勇气把年纪轻轻的自己

推进一场婚姻，就有勇气无视所谓的 “门当户对 ”，就有勇气对自己的

爸妈夸海口说 “我将来一定会幸福 ”。  

很显然，那时，她还没有意识到：决定嫁给一个人，只需一时的

勇气；守护一场婚姻，却需要一辈子的倾尽全力。  

因为，从一开始，爱情就是一件浪漫的事，而婚姻，却是一件庄

严的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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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在我不美丽的时候遇见你  
（1）  

其实，顾小影从来没有想到，自己会嫁给一个公务员。  

在遇见管桐之前，顾小影无数次设想过自己的人生—作为一个从

文科生、艺术生一路走到艺术学院专业教师的女孩子，她想过自己可

能嫁给一个精通家电机械或是计算机维修的工科男，或是穿着白大褂、

玉树临风的医生男，再或者是文质彬彬、埋头钻研的学术男，当然也

包括精明利落、谈笑间灰飞烟灭的经商男……可是她怎么都没想到，

自己会嫁给一个同样是文科毕业、一板一眼的公务员 !  

所以，在这个匪夷所思的世界里，真是充满了无限多种匪夷所思

的可能啊 ! 

对顾小影来说，她与管桐的相识，也不啻于是场从天而降的意外。 

那天是周三。  

按照艺术学院逢一三五开女浴室、二四六开男浴室的惯例，下午

四点，顾小影欣然奔赴在去洗澡的路上—可是洗完澡才发现，她居然

忘记带换洗的衣服，而是穿着睡衣就出门了 ! 

她直觉地把这一切归咎为自己最近深受卡西尔毒害—研二，顾小

影的亲亲导师在得知自己门下的研究生们居然连一篇学术论文都没

有发表过的时候，终于忍不住发飙了 !他下了最后通牒，要求所有人

必须在一个月内交上成型的论文，否则提头来见 !就这样，顾小影哀

叹着翻出曾经写了一半就搁浅的美学论文，又死啃了两周 “符号论美

学 ”奠基人、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《人论》，看得晕头转向、脑筋短

路，干什么都丢三落四的。  

站在浴室门口，顾小影的内心在激烈挣扎—是先去餐厅买饭，还

是先上楼换衣服，再下楼来买饭 ? 

两分钟后，爱美之心终于输给辘辘饥肠，顾小影一咬牙、一跺脚，

转身冲进了餐厅 !  

于是，那天，恰好也站在艺术学院学生餐厅里准备买饭的管桐就

有幸看见一个穿维尼熊睡衣、KITTY 猫拖鞋的女生，一路披头散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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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冲进餐厅，站到自己身边，眼睛紧紧盯着盘里最后一份红烧肉炖土

豆，声音亢奋地对卖饭的大师傅说： “一份红烧肉炖土豆，用塑料袋

装，我带走。 ”  

当时是傍晚，偌大的学生餐厅里熙熙攘攘全都是买饭的学生。管

桐瞠目结舌地看着身边的女生：刚刚洗完澡的女孩子，皮肤很白，眼

睛明亮，脸颊上红扑扑的。她左手提一个小筐，内装洗发水、沐浴露、

香皂、肥皂等物品若干，右手指着红烧肉炖土豆，一脸幸福满足的笑

容……  

那笑容如此明媚而欢愉，看得管桐呆住了。  

正呆着，突然肩膀被拍一掌，管桐回头，看见师弟江岳阳笑嘻嘻

的脸： “怎么样，师兄，是不是美女很多 ?”  

同一时刻，买完饭的顾小影拎着装着红烧肉炖土豆的塑料袋回转

身，目光落在江岳阳身上的刹那，惊讶地叫： “啊 !江老师 !”  

江岳阳扭过头，看见是顾小影，刚想笑着打招呼，却在看见顾小

影身上的睡衣和拖鞋后，目瞪口呆。  

过了半晌，江岳阳才找到自己的舌头，皱着眉头看着顾小影道：

“我说顾小影你能不能讲究点个人形象 ?餐厅是公共场合，你穿成这样

不影响校容吗 ?”  

顾小影饶有兴趣地看看站在江岳阳身边的管桐，心里还在想这么

斯文儒雅的男人在艺术学院还真是少见，话说这里都是阳光男孩、时

尚帅哥或者嬉皮风格的前卫青年比较多……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几遍，

眼见着管桐有点脸红了、江岳阳有点脸青了才收回目光，看着江岳阳

撇嘴： “我本来也没打算在这里吃啊，如果不是看见江老师，我这会

儿已经回到寝室了，压根来不及影响校容 !”  

江岳阳头疼，抚额哀叹： “艺术学院真是太有风格了。 ”  

顾小影直觉地反驳：“江老师，你是省大毕业的，当然不会知道，

在我们艺术学院，就算你穿一条床单在校园里走，那也充其量不过是

行为艺术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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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完这句话，江岳阳倒是点了点头，扭头对身边的管桐说： “没

错，师兄你是不知道，前几天院足球赛，美术系有个男生的队服洗了

没干，那孩子就找了条毛巾被，剪了几个洞，披挂着就上场了。你是

没看见，观众们那叫一个沸腾啊，敲锣打鼓的，女生还尖叫。 ”  

管桐忍不住笑了，顾小影看看管桐，再咧嘴笑笑，对江岳阳挥手：

“江老师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可不想让人尖叫。 ”  

说完，就拎着塑料袋和洗浴用品出了餐厅，往女研究生公寓走去。 

这就是管桐第一次见到顾小影时的情景—那天，管桐本是去看望

在艺术学院研究生部做专职辅导员的师弟江岳阳。两人叙完旧，江岳

阳请管桐在学生餐厅吃饭，也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，让管桐撞见了一

个外形卡通、伶牙俐齿而且还有着灿烂笑容的女孩子。  

不过这样的遭遇究其本质而言也实在是平淡无奇了点—或许该说，

如果没有后来紧接着就发生的第二次见面，或许用不了多久，管桐就

会忘记这样的偶遇。而本来忘性就很大的顾小影当然更不会记得，某

年某月某一天，她曾经和一个她觉得长相不错，但有些呆、有些憨的

男人，相遇在一份红烧肉炖土豆面前。  

（2）  

第二次见面，机会是学校提供的—十月，艺术学院五十周年校庆，

省领导亲临庆典现场揭幕，管桐等人随行。为了这次活动，艺术学院

专门安排了女研究生做贵宾接待员。很巧，顾小影就是其中之一。  

上午九点，一溜儿黑色小轿车缓缓开进艺术学院大门，在礼堂门

口停下。领导们下车，依次进入会场。管桐走在中间的位置，一抬头，

看见顾小影的刹那，眼前一亮 !  

他压根没想到会见到这样的顾小影—和前几天那个穿着睡衣买红

烧肉炖土豆的小姑娘相比，这压根就不像一个人 !  

只见明亮的阳光下，顾小影略化了淡妆，绾高了发髻，神采奕奕

地站在礼堂门口。她穿着学校统一定制的米白色七分袖职业套裙，配

绛红色丝巾，整个人都显得精致而干练。尤其是当她走在嘉宾身边做

引导介绍时，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，举手投足都颇有气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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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桐一直看、一直看，看得目不转睛。直到江岳阳偷偷从身后拍

他肩膀一下，才把视线收回来。  

他回头，看见江岳阳乐不可支地揶揄他： “看什么呢，师兄 ?”  

管桐笑笑，低语道： “忙完再去找你。 ”  

说完就快步跟上前面领导的步伐往主席台上走去，江岳阳站在礼

堂后半部，看看穿深色西装的管桐，再顺势看看他前方穿浅色套裙的

顾小影，很有些感慨地咂嘴，心想果然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啊—像顾小

影这样的疯丫头穿上职业装都能这么好看，这衣服的欺骗性也太大了

吧……  

一小时后，开幕式结束，进入参观程序。  

看着嘉宾们鱼贯而出的背影，顾小影忍不住咧嘴笑。好不容易坚

持到最后一位嘉宾也从礼堂里消失，顾小影欢呼一声，转身一溜小跑

冲向休息室。  

一推门，看见只有江岳阳在屋里，便如释重负地松口气，笑嘻嘻

地打招呼： “江老师好 !”  

江岳阳本科毕业后就来艺术学院工作，和这群几乎是看着长大的

研究生们素来亲近。他见顾小影进门，便起身给她倒水，然后笑着说：

“辛苦了啊 !”  

“好累啊 !”顾小影一边答一边往窗边的长沙发走过去。在江岳阳还

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只见她已经绕过茶几，像抛一块抹布一样把自己

抛到柔软的沙发上，再甩掉高跟鞋，四肢舒展地瘫成一堆泥，发出满

足的叹息声。  

江岳阳瞪大眼，恨铁不成钢： “顾小影，你能不能多装一会儿 !你

看看你这个样子，刚才站在礼堂门口那个美女到底是不是你啊 ?!”  

“美女 ?”顾小影扭过头，笑嘻嘻地看着江岳阳， “江老师你眼花了

吧 ?今年可是我在艺术学院生活的第六年了，六年来别的没学会，就

学会了写 ‘自知之明 ’这四个字。我还纳闷呢，你说这么重要的活动，

学校干吗不找年轻漂亮的本科生来服务 ?话说我们都年纪一大把了，

还要彩衣娱官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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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岳阳咳嗽一声： “别胡说八道。 ”  

“我怎么胡说八道啦，”顾小影坐起来，一边揉自己的脚一边抱怨，

“你说咱学校那么多美女，学戏剧的、学舞蹈的、学民歌的……找哪

个不行 ?干吗偏要找研究生 ?你看研究生部哪有美女啊，果然都跟李莫

愁似的 !”  

江岳阳把水递给顾小影，好气又好笑： “顾小影你真奇怪，哪有

人这么说自己的啊 !我倒是觉得女孩子的样貌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关键

还是要蕙质兰心。 ”  

“谢谢，”顾小影接过一次性纸杯，一边喝水一边赞扬，“江老师您

可真够有品位的，我将来找男朋友一定就找您这样的。唉，话说这年

头的男人基本都是视觉动物，您这样的好男人快绝种了呐。 ”  

“不要转移话题。 ”江岳阳坐回到沙发上，居然有点脸红。  

与顾小影住同一间寝室的许莘刚好推门进来，听见这段对话哈哈

大笑： “小苍蝇不要调戏江老师，人家是好孩子 !”  

“好孩子 ?”江岳阳听到这三个字，忍不住磨牙，“我比你们大四岁 !”  

“知道知道，”顾小影挥挥手，“你是七十年代的人嘛，果然和我们

八十年代的人有代沟。 ”  

她看着江岳阳，一本正经地指天誓日： “我们八零后的女生，固

然是要蕙质兰心，可是人人都不放弃做美女的终极追求 !最好走在大

街上回头率达百分之二百 !我们决不委屈自己，化妆品、漂亮衣服、

瑜伽课，一个都不能少 !青春苦短啊江老师，趁现在还年轻，先天不

足后天补，勤能补拙是良训，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，懂不 ?”  

江岳阳被这串长篇大论砸晕了，目瞪口呆，半晌才感叹： “那得

多少钱啊 ?”  

顾小影瞥他一眼，扁扁嘴： “没钱就努力赚钱啊，你以为钱是攒

出来的吗 ?告诉你吧，钱是赚出来的 !不花钱怎么能刺激自己努力赚钱

呢 ?”  

江岳阳看看顾小影，嘀咕： “顾小影你小心嫁不出去，这么能花

钱，谁养得起你……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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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花钱怎么了 ?这些钱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好不好 ?课时费啊、稿

费啊、班主任补贴啊……”顾小影掰着手指头数，“我每周要给本科生

上八节课，给两份报纸写专栏，每个月给六家杂志供稿，还要给一个

专科班做兼职班主任，你以为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?”  

江岳阳倒抽一口凉气： “你超人啊 ?”  

“错， ”顾小影一脸贼笑， “我是女超人。 ” 

江岳阳翻个白眼。  

“再说了，”顾小影一边揉脚一边咂吧嘴，“谁说女人就一定得靠男

人养了 ?你确定男人就一定比女人赚得多 ?你确定是男人养女人而不

是女人养男人 ?”  

这回，江岳阳一口气没上来，呛着了。  

正说话间，有人敲门。许莘站在门边，顺手打开门，看见门外站

着的人时，略有些迟疑： “请问您找哪位 ?”  

“江岳阳老师在这里吗 ?”管桐笑着看看屋里。  

江岳阳坐在靠近门口的沙发上，听见管桐的声音急忙走过来开门，

笑容可掬： “欢迎管处长。 ”  

“少贫嘴，我刚好有五分钟空闲时间，专门来找你报个到。 ”管桐

笑着走进来，一抬头，看见不远处的沙发上，脱了鞋在揉脚的顾小影

已经僵成一块小石膏。  

江岳阳沿他的目光看过去，无奈地提醒： “顾小影，穿上鞋 !”  

“啊 !”顾小影如梦初醒，慌慌张张地从沙发上跳下来，转着圈地找

那双不知道刚才被甩到哪里去的高跟鞋，找到一只，穿上，再蹦蹦跳

跳地去屋子中间穿另一只。  

江岳阳叹口气，抚额： “师兄，让你见笑了。 ”  

“见什么笑啊，”顾小影一边穿鞋一边不服气，“有本事你也穿七分

跟的高跟鞋站两个小时试试 !”  

穿上鞋站直了，回身笑眯眯地看着管桐，略微鞠躬，活似一个酒

店迎宾员般道： “领导好 !”  

管桐笑了： “我叫管桐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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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哦，”顾小影点点头，笑眯眯地答，“那也是省委领导啊，您坐在

主席台上，俺可是站在礼堂门口呢。 ”  

管桐无奈地看着顾小影笑，江岳阳则指着顾小影问管桐： “你说

现在的女孩子怎么都这么贫呢 ?”  

顾小影不再理江岳阳，反倒很狗腿地问管桐： “领导您喝水吗 ?”  

“不喝了，谢谢，”管桐笑笑，解释，“我是你们江老师的师兄，特

地过来打个招呼，这就要回去了。 ”  

“哦， ”顾小影扭头看江岳阳，咧嘴笑， “江老师，送客。 ”  

江岳阳瞪眼： “你去送 !”  

“嘁，我送就我送， ”顾小影拢一拢丝巾，抚抚裙角，走到门口，

略弯腰，摆个引导的姿势，微笑， “领导，这边请。 ”  

许莘和江岳阳在她身后剧烈咳嗽，顺理成章地被顾小影瞪。  

管桐又笑了，他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，娃娃脸的模样越发显得年

轻。  

顾小影偷偷看一眼，心想：这样的人，在省大读书时，至少也是

“院草 ”级别的吧 ? 

忘记说了—顾小影的爱好之一便是，喜欢看所有穿正装、斯文又

好看的男人。  

走在路上，顾小影好奇又三八地问管桐： “领导您真是江老师的

师兄吗 ?您看上去比他年轻好多。 ”  

管桐笑着点头： “本科毕业后我留校读研，他到你们学校当辅导

员，所以虽然我比他高两级，反倒比他晚参加工作一年。 ”  

没等顾小影说话又补充： “叫我管桐就好。 ”  

“那可不行，多没礼貌，”顾小影看管桐一眼，不厚道地感叹，“不

过真是看不出来，江老师倒是挺像我爸的。 ”  

管桐忍不住笑出声，过会儿才开口： “你在报复他吧，因为他说

你嫁不出去 ?”  

“咦，这都被您看出来了，”顾小影惊讶地看管桐，“您听到了啊 ?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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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桐点头笑道： “在岳阳眼里，你就是他学生，虽然只差四岁，

他还是习惯性地扮长辈。其实，他读书那会儿是很阳光的男生呢。 ”  

“啊……好具有杀伤力的阳光……”顾小影哀叹，忽然扭头看管桐，

拖腔拉调， “您是不是正在心里偷偷笑我们幼稚呢 ?”  

管桐摇摇头，目光坦诚： “没有，我倒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 ”  

“嗯 ?”顾小影将信将疑地看他。  

管桐笑笑，刚要开口，就听到身后有人喊： “管处长，主任找您

呢。 ”  

“马上就来，”管桐回头答一声，再看看顾小影，微笑着说，“谢谢

你，辛苦了。 ”  

说完，他便转身快步走远。  

顾小影站在原地，颇有些好奇地看着管桐的背影—心想这人这么

年轻就身居要职，还真是称得起 “年轻有为 ”四个字。所以说省委的平

台还真是高，自己的老爸今年都五十多岁了，在 F 市委政研室做到副

主任，也不过就是副处级……  

所以你看，那时候，无论是顾小影还是管桐，或许都没有想到，

这次相遇不仅使他们成为有过几面之缘的熟人，同时还将自己的形象，

若有若无地印在了对方的心里。  

往往，爱情不是从 “一见钟情 ”开始，也不是从 “虎视眈眈 ”开始，

而是从 “循序渐进 ”开始。  

（3）  

彼时，管桐也没想到，将来有那么一天，自己居然会对一个 “80

后 ”的女孩子动心。  

长久以来，这个群体在很多人眼里，代表着的就是自私、娇气、

不负责任、过于自我……或许该说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一代独生子女，

中国也不会有 “小太阳 ”、 “小月亮 ”、 “温室里的花朵 ”这样的形容词。 

以管桐的阅历，他不是看不出来，顾小影这样的女孩子，一定是

从小就泡在蜜罐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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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脸上的笑容、她俏皮的神情、她迅捷的思维，甚至包括她的好

口才、好气质……这一切都不会是从天而降，只能是日积月累。  

所以不用猜也知道，她一定是在城市里长大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

或许还来自书香门第。她拥有的一切都是那样不费吹灰之力，她没有

见过艰辛的生活，更没有经历跋涉的坎坷。  

她和他管桐，根本就不是一类人。  

管桐是哪样的人呢 ? 

前面说过了，他在 R 城农村长大，从小就是优等生，高中毕业时

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位于 G 城的省大文学院，父母都是再

普通不过的农民，曾经有个弟弟名叫管桦，可惜幼年便已夭折。  

大学时代，管桐也曾谈过一场恋爱。女友蒋曼琳是昔日省大文学

院文艺美学专业赫赫有名的 “美女 +才女 ”。毕业那年，省委组织部选

调重点大学研究生考试，管桐和蒋曼琳分别考出了全省第一名和第三

名的好成绩，于是一个去了省委办公厅，一个去了省人事厅。  

彼时，多少人感叹：现实生活中，王子的确是只能与公主在一起。  

然而，人们忘记了，王子未必是最富有、最英俊的那一个，却一

定是血统最高贵的那一个—现实生活中，白手起家的青年才俊可以做

驸马，却永远不会成为王子。  

更可惜的是，蒋曼琳的父母连这样的 “驸马 ”都不想要。  

管桐永远都记得，毕业那年第一次去蒋曼琳家，蒋母语重心长地

对他说： “我们琳琳从小没有吃过什么苦，我们做父母的，也不过是

希望女儿将来嫁了人，不要受气，开开心心地过日子。 ”  

管桐信誓旦旦： “阿姨您放心，我也决不会让琳琳吃苦。 ”  

蒋曼琳的母亲笑了，那笑容中若隐若现地含着怜悯： “管桐，我

知道你是好孩子，可是成长背景、家境差异、消费习惯、生活习惯……

这一切都太现实了。琳琳现在满脑子爱情，我说她也不听。可是你不

一样，你是男人，你真的能保证将来琳琳在这些事情上不吃亏、不生

气吗 ?如果你能，我就做主让琳琳嫁给你。 ”  

管桐沉默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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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走到今天的管桐，当然不傻。他不会不知道这一切托词的背后

不过是最寻常的那个道理—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，说好听点是 “穷人

的孩子早当家 ”，说不好听点，还不就是省城人民眼中的 “乡下人 ”?! 

他凭什么能给蒋曼琳上述这一切 ? 

连他自己都知道，讲文化水平、消费习惯甚至卫生习惯……自家

都远远不符合蒋曼琳母亲的要求。再说，过日子，怎么可能一点亏都

不吃、一点架都不吵、一点气都不生 ? 

可是，管桐从来都不是怯懦的男人。  

他微笑，站直了腰对蒋母说： “阿姨，如果琳琳对我说分手，我

决不纠缠。但，只要琳琳愿意和我在一起，我就会竭尽全力让她开开

心心地过一辈子。 ”  

他吸口气，郑而重之地说： “阿姨，投胎这种事，我没法选的。

二十六年来，我能做的，只是将那些我有选择权或决定权的事，努力

做到最好。 ”  

蒋家偌大的客厅里，蒋母不说话了。  

管桐站在她面前微笑，然而他自己知道，这笑容的深处，有苦涩

的汁液，缓缓流淌。  

其实，那时的管桐已经预见到，这场爱情的结局必然以悲剧收场：

一个月后，蒋曼琳终于还是敌不过家庭的压力，提出分手。  

对此，管桐只是点点头，说 “好 ”。  

又过两年，蒋曼琳结婚。丈夫是副省长的儿子，现任职于省公安

厅政治部。  

再过两年，三十岁的蒋曼琳成为人事厅最年轻的助理调研员。虽

是虚职，可是人们见到她时，还是会礼貌地唤一声 “蒋处长 ”。  

对此，作为师弟的江岳阳十分不屑，时常还会发发牢骚，说句 “乌

鸦飞上枝头也能做凤凰 ”之类的话。不过，每次听到这话时，管桐都

不置可否。  

因为他知道江岳阳是在为自己出气，也知道蒋曼琳不是乌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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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曼琳，她始终都是一只有想法、有才气、有干劲的蜂鸟—这样

的鸟，勇往直前，决不后退。  

他现在知道了，他和蒋曼琳之所以看上去登对，是因为他们都一

样的优秀；可是他们之所以分手，就是因为当两个优秀的人在一起时，

恐怕谁也不肯为对方作出牺牲或妥协。  

于是，现在的管桐虽然时常相亲，但对于 “缘分 ”这东西并不苛求。  

他努力工作，努力上进，努力告诉自己：任何地方都总是需要几

个踏实干事的人，这和家境没有关系。倘若自己无法成为最踏实、最

能干事的那一个，那么，在机会溜走时，就不要埋怨这个社会不公平。  

他是这样想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  

毕业五年来，他的生活简单得趋于乏味—上班，加班，偶尔的闲

暇也是在看书、写材料、琢磨文章中度过。他的房间里没有电视，只

有一根网线，上网时的首页是 “人民网 ”。  

功夫不负苦心人：三十一岁那年，没有任何背景的管桐成为省委

办公厅最年轻的副处级秘书，或许不久后，也会成为办公厅最年轻的

实职副处长。  

这样的管桐，当然不会相信世界上有所谓的 “一见钟情 ”。  

所以，彼时，管桐只是觉得那个叫顾小影的女孩子，很有趣。  

不过也真是有缘分—时隔不久，管桐又见到了顾小影。  

那天是江岳阳和管桐两个单身的闲人约好了去艺术学院打篮球。

打完球后两人去江岳阳办公室换衣服，走到二楼楼梯口的时候，远远

地就听见一间教室里热闹得不像话。本着职业敏感，江岳阳走到教室

后门往里看，这一看差点没惊掉眼珠子—只见顾小影正坐在第一排的

某张课桌上，挺直了背，双脚踩在面前的椅子上，双腿并拢向左侧倾

斜 45 度，一手搭在膝盖上，一手在比画着说话 !  

管桐站在江岳阳身后，沿着他的目光往教室里看的时候吓了一大

跳—真是太诡异了，如此粗俗的地理位置，顾小影是怎么挺直腰板做

出这副好像是在接受外交会见一样优雅的高难度动作的 ?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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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岳阳回头看看管桐，痛苦地拍额头： “这个顾小影，怎么从来

都没点为人师表的意识 !”  

他边说边往前门走，却被管桐一把拉住，小声道： “听听他们说

什么。 ”  

两个三十岁上下的老男人，就这样开始听壁角。  

前排正有女生在哀叹： “老师，如果我们升不上本科，就这样毕

业了，真不甘心，我还没谈过恋爱呢。 ”  

顾小影配合地点点头，表情很忧国忧民： “是挺遗憾的。 ”  

门外的江岳阳又开始瞪眼，抬脚就要冲进去，再次被管桐拖回去。 

顾小影丝毫没有察觉到后门口有人—专科班人少，只坐满了教室

的前三分之二。  

只见她从桌子上跳下来，拍拍手，笑眯眯地看着台下的学生：“孩

儿们，你们是不是很想在大学里谈场恋爱 ?”  

学生们点头如捣蒜。  

“说到这个，你们老师我就是专家了， ”顾小影摊摊手，做个貌似

很谦虚的表情， “话说你们老师我，用六年的光阴亲眼目睹了艺术学

院校园爱情的各种形式，得出结论如下。 ”  

她拿腔拿调地清嗓子，一手按在身边一男生的课桌上，一手伸出

来，纤细修长的手指以指根为圆心在傍晚的落日余晖中划圈： “在座

的各位，都知道价值决定价格的经济学原理吧 ?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

只有当你自己的价值提高了，才有可能在相同价位的异性中挑选伴侣 ?

不要以为男人都只喜欢美女、女人都只喜欢帅哥，虽然咱们班的女生

都很漂亮、男生都很帅，不过我觉得，只有内外兼修，才会更有市场。

不然，你见谁买东西只看包装袋，而不管里面的东西性价比高不高 ?”  

她眨眨眼： “古人把这种行为叫 ‘买椟还珠 ’，挺厚道的是吧 ?要我

说就是脑子进水 !”  

台下学生开始笑，有男生起哄： “老大，你男朋友是不是脑子进

水啊 ?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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